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连续高温不退烧， 上海这几天酷暑难熬。 你能想象， 在这样的高温天， 穿着密不透气的 “防护服”， 在没有空调的环境里来回奔忙，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近日， 记者走进静安区最大的境外回沪人员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 亲身体验了一次： 穿上 “装备” 后仅 10 分钟不到， 已全身湿透。

而这样的状态， 几乎是隔离点工作人员的 “日常”， 隔离服一穿就是 4 小时， 连水都没法喝上一口。

对于大多数市民而言， 新冠疫情的防控已经常态化。 但对隔离点里的工作人员来说， 这场战斗还在继续。

谨以此文， 致敬这些依然坚守， 默默守护城市安全的 “卫士”。

  轮班结束后， 她们脱下隔离服， 浑身湿

透了， 脸上、 鼻子上的压痕清晰可见。

在静安区的隔离点上， 像她们这样战斗

着的还有 11 家医疗单位的 202 名医疗人
员。

从医护人员， 到值班民警， 再到消毒人

员、 酒店工作人员、 保洁人员、 维修人员、

快递配送员……每个隔离点的背后都涉及众
多条线单位 。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战

“疫”， 而是团结的力量。

他们的付出 ， 值得我们由衷道一声 ：

“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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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 全身湿透！
在隔离点无空调工作区域，记者穿上“防护服”体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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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里“闷”10分钟 全身已经湿透

  上午 9 时 30 分许， 户外已是阵阵

热浪袭来。 记者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北路

的一处隔离点。 这里是静安区最大的境

外回沪人员集中隔离健康观察点， 最多

可用隔离房间数达 437间。

当天， 这里住着 416名来自各地的

隔离“房客”， 接近满员。

“我们先穿防护服吧。” 隔离点医

疗队领队、 来自上海市第四康复医院的

徐冰带着记者走进了更衣室。

帽子、 口罩、 鞋套、 隔离服、 手

套、 护目镜……就连我们的摄影装备都

被套上了“隔离袋”。 按照流程穿好一

整套装备， 作为“新手” 的记者共花费

10 余分钟。 而这些， 是隔离点工作人

员每天上岗前的第一道“工序”。

随后， 徐冰推开一道贴着警示标志

的白色大门， 记者跟随着从缓冲区真正

进入了隔离区。

来到隔离观察点的大堂时， 记者明

显感到一股热浪。

原来， 尽管隔离点客房允许使用空

调， 但由于接待大堂环境所限， 不允许

使用中央空调， 为保持空气流通， 大堂

的门窗必须全天候敞开， 高温天里， 室

内温度不仅没有下降， 甚至比户外还要

闷热。

记者稍微走动， 就能感受到隔离服

内有汗水往下滴。 约 10 分钟后， 明显

感觉到全身已湿透。

而这样的“湿身” 状态， 几乎是隔

离点工作人员的常态， 密不透气的隔离

服一穿就是 4小时， 连水都没法喝上一

口。

早上 6：30已开始工作

  记者见到市第四康复医院医生顾淳

钢时，他正在入口处的工作桌前忙碌。从

3 月底至今，这位 90 后小伙一直坚守在

隔离点做流调工作，丝毫没有退缩。

尽管在他身旁摆放着新配置的一台

移动空调， 但由于一直奔前忙后， 能真

正“享受” 到的时间并不多。 记者能清

晰看到顾淳钢护目镜里滴下的汗水。

“上午有部分人员隔离期满， 经核

酸复测为阴性后， 要办理解除隔离手续

的。” 顾淳钢一边准备一边介绍。 当天，

共有 20 余人解除隔离， 但由于每人隔

离时间不一， 无法统一办理， 他们一天

工作从早上 6： 30就已经开始。

说话间， 又一名解除隔离人员推着

行李走过来。 52 岁的卢先生是北京人，

此前一直在美国工作， 于 7 月 27 日从

美国转机瑞士返沪后集中隔离， 至当天

正好隔离期满， 且核酸复测呈阴性。

办好手续， 从顾淳钢手中接过盖有

公章的解除隔离告知书后， 卢先生松了

口气。 “谢谢你们， 你们的工作很认

真，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

尽管隔着防护服和口罩， 看不清彼

此的脸，但这样的“肯定”，在炎炎夏日，

无疑给工作人员心里带来一丝“清凉”。

“我就是回来见我妈妈最后一面的”

  每天， 隔离点里有人进来也有人离开。

这些临时“房客” 入住过程中， 也发生不少

故事。

“我回国就是为了见我妈妈最后一面的，

你们让我出去吧。” 前不久， 从国外赶回上海

的李女士入住隔离后不久便提出要出去， 因

为她的母亲癌症晚期在医院处于病危， 她担

心隔离 14天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 因此心情

十分焦虑， 状态非常不好。

尽管情况特殊令人动容， 但为了更多人

的安全负责， 隔离政策不容松懈， 必须严格

把控。

一方面， 医疗队请心理医生介入进行干

预， 每天打电话帮助她疏导情绪。 同时， 上

海市第四康复医院的院领导还亲自去医院看

望李女士生病的母亲， 并取得其家人的支持

和理解。 李女士的家人表示非常支持防疫政

策， 让李女士安心配合隔离。

在工作人员和家人的疏导下， 李女士顺

利度过了隔离期， 并第一时间去医院见到了母

亲。

“医生， 快去看看我女朋友吧， 她可能会

在房间里自杀。” 日前， 来自国外的越洋电话接

进了隔离点的前台。

医护人员二话不说立即去敲门， 一名女性

隔离人员， 因为跟男朋友的情感问题， 进入隔

离点后一直情绪不稳。 “你的男朋友跟我们说，

他已经后悔了， 你们因为疫情不能见面沟通，

等见面了好好聊。” 虽说只是 14 天的隔离期，

女孩已经有多次自杀倾向。

隔离点的 9 名医护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

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 在同样密不透风的走

廊里， 隔着门开解她， 有时一站就是一个多小

时。 “我就在你门口站着，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隔着门跟我说。” 就是这样的暖心服务， 不

断安抚着女孩的心， 让她安然度过了隔离期。

记者了解到， 从 3 月 17 日至 8 月 10 日 7

时， 该处隔离点一共收入隔离人员 3693人。

隔离服外再套“防护衣” 2小时采样 20个

  “你好， 请开门， 给您做核酸采

样。” 早上 10 时许， 记者来到隔离点

18 楼客房， 负责核酸检测标本采样的

静安区中心医院护士李曹晶正在敲门。

按照规定， 每一位隔离人员在解除

隔离前， 都需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与隔离人员近距离接触， 采样无疑

是风险系数最高的工种。 因此， 敲门

前， 李曹晶已经按照规定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工作： 在隔离服外再套上了一层蓝

色隔离衣， 再多戴了一副手套， 还要戴

上面屏。

层层包裹下， 其闷热程度可想而

知。

门打开， 确认室内已经开窗通风

后， 李曹晶走了进去。 “你放松就好，

不要紧张， 我会尽量温柔的。” 在隔离

人员配合下， 整个采样过程前后不过

1-2分钟。

出了房门， 李曹晶仔细换下“装

备”， 扔进一旁消毒人员准备的医废专

用垃圾袋， 又重新穿上另一套新“装

备”， 走向下一间需要采样的“客房”。

每采一个样， 穿脱一次， 如此反

复。 2 个小时的时间， 李曹晶已经完成

20个核酸检测标本采样。

“采样其实很快， 但有时最让我们

头疼的是他们的不理解不配合。” 李曹

晶坦言， 有的隔离人员爱睡懒觉， 得反

复上门好几趟， 非常需要耐心。 “大部

分人还是很理解我们的。”

今年年初， 一直在医院隔离病房工

作的李曹晶一心想报名去武汉志愿抗

疫， 但没去成。 4 月 7 日， 李曹晶被医

院指派定时到集中隔离点采样后一直坚

守岗位。 由于医院采样人手紧张， 忙起

来的时候大家就主动放弃轮休， 最长一

次李曹晶连着工作了 12天。

工作人员的辛苦， 隔离人员也都看

在眼里。 “有的看我们确实辛苦， 还给

我们送水果， 还有人悄悄给我们递过纸

条， 上面写： 你们辛苦了！ 看到的时候

还是很感动的。” 说起这些， 李曹晶便

觉得， 辛苦工作很值得。

夜间“来袭”：一场“收住”硬仗

  如果说白天的高温工作是“烤” 验， 那么晚

上的新入境人员“收住” 则更像一场“硬仗”。

“将有 10 人由浦东机场转送至你处隔离观

察， 预计 1 小时左右抵达隔离点， 请做好准备。”

晚上 20 时， 徐冰手机上收到消息通知， 将有 10

名入境人员分两批抵达隔离点。

这样突如其来的通知对徐冰来说已经习以为

常， 并不算“惊喜”， “今天算早的， 我们经常凌

晨接到转送通知”。

徐冰第一时间将收到的相关人员信息发送给

隔离点同事顾淳钢和酒店值班人员。

消毒、 准备告知书、 信息登记表， 布置等候

区……接到通知后， 隔离点的各个岗位都有条不

紊开始忙活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 20 时 59 分， 两辆载有入境

人员的大巴车先后驶入隔离点门口。

“这些人员分别乘坐不同航班从以色列、 新

加坡等地入境，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必须分开办

理入住。” 徐冰解释。

记者在现场看到， 第一辆大巴车上的 5 名入

境人员依次下车， 在“大白” 帮助下取好行李后，

进入酒店大堂， 并在等候区等候。

顾淳钢和同事随即行动起来。 隔离人员必须

进行政策宣讲、 体温测量、 填写表格、 消毒后才

可以登记入住， 每人约需花费 10余分钟才能完成

流程。

此时， 第二辆大巴车上的王女士带着小朋友

下了车， 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 她们被安排暂时

坐在了酒店门口的椅子上休息等候。 他们当中，

有人辗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下午 2 点多就抵

达浦东机场， 情绪有些焦躁。

“你们吃晚饭了吗？” “没有。” “酒店的晚餐

时间已经结束， 你们可以在手机上先叫外卖， 入住

后我们有工作人员会给你们送上去的。” 徐冰主动上

前关心起来。

为了提高效率， 工作人员不断优化工作流程，

将办理入驻前的政策宣讲、 体温测量、 信息表的工

作前移， 减少等候时间。

记者注意到， 至 22 时 30 分许， 两批次 10 人均

已顺利办理入住， 其中还包含半小时消毒间隔时间。

“今天还不算多的。 遇上雷暴天气， 航班都在

某个时段集中落地， 最多一次我们同时接待了 4 辆

车 77名客人，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 5 岁的小孩， 最

后一辆大巴上的人光在车上就得等 3-4 个小时才能

下车。” 徐冰介绍。

为了安抚旅客提高效率， 领队徐冰当时启动了

应急方案， 日班人员延时 1 小时下班， 其他班次均

提前 1 小时上班， 快递配送员也延时 2 小时下班。

同时安排第二天的信息组、 医师助理及登记组等人

员共同组成“机动班”， 一同加入“战斗”， 保证大

厅同时有 3 名工作人员能同时快速协助办理客人登

记入住， 并与区疾控中心协商最佳消毒方案。

当天， 从 18:35 分第一辆大巴车抵达， 直至

23:10 分， 登记组完成了最后一位客人入住登记，

其间还转运了一名突发异常症状的孕妇外出就诊

……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让医护人员劳累不已， 却

保证了这场短时大客流的硬“战” 虽然忙， 但并不

“乱”。

记者手记

穿戴隔离服后， 普通的记录也很困难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隔离点酒店前台， 温度居高不下 为隔离人员做核酸检测采样

隔离观察点的三位医务人员脱下隔离服后， 衬衣已经湿透了大半


